
□王伟民

10月11日，钱塘区总工会组织工会成员
赴四川甘孜州扶贫疗养。单位领导照顾老同
志，我是其中幸运的一个。

此次工会疗养不是轻松之旅，因为所到之
处海拔均比较高，免不了有高原反应。我提前
做了一些准备，毕竟没去过嘛。十年前，我去过
云南的香格里拉县，海拔3600米，有过头疼欲
裂的体验。这次，我准备了散利痛、红景天以及
另一些常备药。这个季节，那里气温较低，在
3℃-19℃左右。

早上，飞机飞抵稻城亚丁机场，海拔4411
米，是国内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在去旅馆的途
中，我们经过一处白塔，还下车短暂游览了一
番。途中遇到一些藏民，身着酱紫色长袍，围着
白塔顺时针一圈圈虔诚地转着，左手上捏着佛
珠，右手不时拨动转经筒，嘴上不停地嗫动。

很快，我们就到达了香格里拉镇，下榻旅
店。这里群山环抱，平地海拔只有2800米，每
年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在香格里拉稍作休整，
的确是明智的选择。因海拔不高，晚上没有洗
澡禁忌，可以轻松调整。晚上，华灯初上，晚霞
衬托，每座建筑各显特色，璀璨夺目。

第二天，登稻城亚丁。天气极好，蓝天白
云。旅游大巴一早就把我们送到亚丁山脚下。
我们坐上景区专用旅游大巴，沿盘山公路行驶
1小时。晕车的人，这段路可要受苦了。我不
晕车，一路欣赏美景。再换乘景区电瓶车20分

钟，就到了洛绒牛场。
这里是登山的起点，海拔近4000米。秋

天，牧场层林尽染，低矮灌木零星散落在山坡
上，五颜六色，养眼无比。马和牦牛，三五成群，
散漫而悠闲，低头啃草。“风吹草低见牛羊”本是
电影里才能见到的场景，可如今就在我眼前呈
现，使人心情好极了，烦恼顷刻灰飞。

登山开始了。手杖和护目镜全用上了，可
惜忘带了遮阳帽。这里的紫外线可真厉害，不
一会儿，我的脸和手背就感到火辣辣地疼。导
游告诉我们，虽然走长线登牛奶海和五色海，来
回10公里，将耗时6小时以上，但依然不建议
我们骑行1.5公里的马道。可事后，我觉得不骑
行马道才是最大的失策。因为浪费了宝贵的时
间和透支了有限的体力。

手杖帮了大忙，尤其是下山时，体力不支，
全靠手杖支撑。我有一次一屁股坐倒地上。路
过的好心人，问我是否有事。我摆摆手说不碍
事，原地不动休息一会。

我说：“体力严重透支。”
他问：“要不要巧克力？”
我说：“谢啦！我包里有吃的。”
所谓马道就是山路，大约1.5公里。一路

上，有同事做伴，有说有笑，不时拿出相机，拍美
景，帮同事留影，这时还不觉得有多累。可能是
因为我平时经常健身的，体力还行。

在马道的尽头，我发现了一块平坦石块，可
以就地休息用餐。山上没有任何商品可买，只
能自带食物。可能是海拔高的原因，我带的自

热咖喱饭，热了15分钟，还是不熟，难以下咽，
最后只好吃牛肉棒、士力架等充饥。在这里，我
足足休息了45分钟，吸了好几次氧。

同事们大都继续前行了，有的由于体力不
支，走回头了。只剩下我继续休整，准备咬牙登
牛奶海。马道尽头，马都上不去了，只能爬山
了。听路人说，此时离牛奶海还有1.8公里，起
码要走2小时。我休整的地方海拔4300米。
我看了表，已经2点半了，必须启程了，否则只
能放弃了。

休整之后，轻松多了。我沿着铁制天梯，快
速上行。手杖此刻根本用不上，天梯是孔状面
板铺设的，手杖没有支点。我整整花了近2小
时才登上牛奶海，海拔不是最高的，只有4600
米。幸亏，听了路人的话，先登牛奶海。五色海
的路很陡峭，要消耗更多的体力。

牛奶海，在阳光照射下，波光粼粼，湖边的
水由于湖底矿物质的缘故，泛出白色一片，故称
牛奶海。我抓紧拿出单反，拍了不少照片。

天上白云，不化的雪山，偌大的牛奶海。人
间仙境，让人流连忘返。五色海就在眼前，大约
还需要半小时就能登上。此时，手表指针走到
了4点30分。我计算一下时间，傍晚5点可登
顶，下山还需要2小时左右。但导游让我们下
午5点30分前必须抵达山脚下。我不想违规，
只好下山了。一路小跑，回到稻城亚丁登山的
出发点时已经是晚上6点了。

太阳下山了，夜幕降临。我也疲惫至极。

秋雨

□陈光辉

一场秋雨
宣告漫长夏季的正式谢幕

季节在风雨中
开启一站新的旅程

叶
怀着对生命的眷恋

繁茂也罢
枯黄也罢

其实在秋雨中落下
只是一次生命的轮回
不必追忆失去的年华

回归大地是对生活最好的馈赠

芙蓉花
在夏日里开得有些妖艳和妩媚
秋雨弹奏着一曲幽怨的往事

琴声拂过花瓣
忧伤般纷纷落下

一些莫名的相思和似水流年
秋雨如茶

侵湿的是心肺
滋润的是灵魂

浓一点如倾盆入注
让人醍醐灌顶上下通透
淡一点如水墨江南

让人心脾如沁神清气爽

有时
还是站在雨中好

朦胧着山
朦胧着水

也朦胧着心境
秋水伊人

款款宛如伫立在诗经的诗章里
远与近

回望是千年
守望也是千年

梧桐黄了夜的雨
我与秋雨相约在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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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林中

每次经过这一片田野，我总是要多看几眼，
遇到空闲的时候，还停下车来，或在田间走一
走，或在田头驻足观望。

这一眼望不到边的稻田，常让我想起那句
歌词“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
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
白帆。”江南的秋莫过于稻田的美了，从养眼的
碧绿到喜庆的金黄，在秋风中一点一点地变化，
细心观察，你会发现这颜色每一天都不同，每一
天都那么美。

孩提时，田都分到户了，隔着田埂一般不是
同一家的，所以相邻的田往往种着不同的庄稼，
于是就有了一块黄一块绿地铺展着。即使大家
都种水稻了，颜色也不一定一样，因为分户单干
后一家有一家的农活安排，插秧有了先后，水稻
的生长就有了略微的差别。再加上水稻品种选
择有不同，成熟期不一样，后稻田的颜色也会有
差别的。

我喜欢一望无际的稻田，喜欢一望无际的
平铺绿色或金黄。而今这一片稻田正处在最美
的季节。要是在以前，这儿似乎不可能成为一

整片的水稻田，这要归功于良田改造工程。把
高高低低的田都平整了不说，还对这一片田进
行了统一管理。砖砌的水渠、硬化的机耕路、旱
涝抽水站……农业的基础设施都齐全了。播
种、施肥、除虫、收割……机械化的操作，让人感
叹现代农业科技的进步、管理的合理。要是在
以前，农忙时节人来人往，田间地头热闹得很。
而今即使是收割时节，两三台收割机、四五个人
就可以了。

脑海的记忆中，插秧、耘田、收割稻子千百
年来一直是弯腰的农活，自然是最累的。其实
水稻田的管理哪一个活不辛苦呢？记得那年干
旱，大小河都见底了，抽水站进水管的管口都悬
在水面上了，于是大家都盼着能从上游放点水
下来，结果等了一个星期都没等到上游放水。
这时父亲急了，为了自家的田里能灌上水，他特
地托人买了台家庭抽水机来。那天，他和邻田
的叔叔商量一起抽水，于是守在河边。第二天
早晨，我去找他们时，发现他们在田头睡着了，
一夜都没有回家，而水呢只进到水渠里一点点，
还没流进田里。

稻田是美丽的，有人在闹市区，辟了一方田
种上了水稻，成了一处风景。这一方田，让曾经

的庄稼人找到了回忆，也让不知道米饭来历的
人了解到了知识。城里人要看稻田可能要跑很
多路，但依然有不少人乐意。

最美的稻田在天蓝的日子里。天蓝，高而
阔，白云几朵，整个天空像洗过一样洁净，偶有
鸟儿飞过。天空下，稻田不管是碧绿如湖水，还
是金黄如绒毯，都是美丽的一幅乡村画。如果
有一队红领巾在其间，朝霞中背着书包上学来，
或夕阳下背着书包放学去，那不知要迷倒多少
路人，更不用说画家和摄影家了。

最美的稻田在有微风的日子里。有风就有
稻浪，站在田埂上，脚下翻滚的细浪感受海一样
的广阔。如果是金黄色的，喜悦一下子就会涌
来，或许你想奔跑起来，你想张开双臂，拥抱一
切。此时的放松，又到哪里能找得来呢？

最美的稻田在一片金黄后。在田埂上偶遇
辛勤的劳动者，或许是长者，一脸皱纹像刻上去
的，眼睛黑而有神；或许是年轻人，草帽下黝黑
的面庞，神情自信。一个对视，当他们把一脸的
微笑送给你时，你也会用微笑回他们。这微笑
像沉甸甸的稻穗在微风中摇曳，这微笑带着谷
粒的香气。

稻浪滚滚谷粒香，这是最美的秋天。

稻浪滚滚谷粒香

□厉勇

云是天空的情绪。湛蓝的天空中，云儿飘
飘，那是云在天空写字呢。古往今来，那千变万
化的云朵里，蕴藏着人世间的各种意象。尤其
是高原地区，天空似乎特别湛蓝。

一句“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吟唱了千百年。千百年来，一看到天空中游荡
的白云，或许很多人都会想到闲云野鹤。白云
这个如神仙一般悠闲的意象，确实颇受文人墨
客的欢迎。

比如《枕石》中的“身与白云轻”，多么轻盈
多么自在；比如《樵夫词》中的“白云堆里捡青
槐”，即便干活也可以有一份悠闲自得；比如《定
林所居》中的“溪山却在白云间”，连王安石都纵
享山水带来的闲适。

诗人骚客间的问答诗和送行诗里，白云的
出镜率颇高。

比如唐代的诗人裴迪，写了一首《辋口遇雨
忆终南山因献王维》：积雨晦空曲，平沙灭浮
彩。辋水去悠悠，南山复何在？王维写了一首
《答裴迪》回应：森淼寒流广，苍苍秋雨晦。君问
终南山，心知白云外。

裴迪以“南山复何在”的问候来表达对王

维的思念与牵挂。王维以“苍苍秋雨晦”来应
和裴迪的“积雨晦空曲”，并最终以“心知白云
外”来应答，表达自己懂裴迪。两人的一问一
答，如同弹琴的伯牙和听琴的锺子期，他们互
相了解，知道彼此的心思，而且都不为外物所
扰。这种深厚的情谊，互为知音的友谊真是
让人羡慕。

就好比大家都熟悉的杜甫和李白之间，他
们两人也有着互相赏识的深情厚谊。杜甫在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有一名句——“笔落惊
风雨，诗成泣鬼神”，毫无吝啬地赞扬的人即是
李白”。

送行诗里，白云也有着高洁的意象，表达了
送行者对即将远行之人的美好寄托。稍微想一
想也可以理解：一个云淡风轻的日子，白云悠
悠，好朋友即将远行，分别之时有蓝天白云相
伴。送行者只能停下脚步，而白云却能一路伴
随远行者走遍天涯海角。

比如明代李攀龙的这首《于郡城送明卿之
江西中》写道：青枫飒飒雨凄凄，秋色遥看入楚
迷。谁向孤舟怜逐客，白云相送大江西。本来
天公不作美，秋雨瑟瑟让人愁。诗人却用白云
相送，既表达了对朋友的同情和宽慰，又借白云
高洁的意象隐含着对朋友的赞赏和激励。

晴天的时候，朋友圈很多人都在晒天空的
白云。在那片湛蓝如海的画布上，一朵朵棉花
似的白云，一片片如羽翼般轻盈的白云，一团团
如海浪般翻滚的白云，悄无声息地悠闲游走。
料想白云和拍照的人一样，都忘记了被阳光烘
烤的炙热，心中有一团汩汩清泉流过。此刻的
蓝天白云，不正寄托了我们所有人的喜怒哀乐
吗？

可以这么说，云是天空的情绪。只有晴朗
的夏天，天高云淡的秋天是适合看云的。云，一
会儿浓厚，一会儿清瘦，一会儿变成一座天桥，
一会儿又幻化成各种形象。前一分钟还饱满得
像一棵树，后一分钟就削减成一棵草了。

如果我们能猜透乌云的情绪，那一定是即
将下雨变天的节奏。比如我高考志愿没有填
好，与自己心仪的高校失之交臂。填补报志愿
那天，满天都是翻滚的悲伤的黑云。

那么，总是以各种姿态出现的白云呢？像
谜团一样让人难以捉摸的白云呢？白云虽然离
我们很远，有时却可以很近。花开花落，云卷云
舒，我们有时就需要抬头看看天空，望一望白云
飘飘的悠远和安闲。

谁的心中，不是藏了一幅蓝蓝的天上白云
飘的美好图景呢？

云是天空的情绪

囗殷海平

在平原长大的我，直至二十多岁，才见过板栗。所以，当
我吃到芳酣糯性的它，心里很是好奇：这板栗是长在地下，还
是挂在树上，抑或种在田里？是否像我老家的红薯、花生那
样的生长方式。南方的同事哈哈大笑！说等秋天了，带我一
起去山里，捡板栗玩。

刚入秋，机缘巧合去南方的大山里，陪友人到寺庙还
愿。心里原本想的是在狭窄的街道上，因为节日而热闹的传
统集市，如潮的朴实山里人，带着浓重的乡音，买卖着鸡鸭
鹅，或是鲜嫩的时蔬、自制的咸菜……只是这回因为疫情取
消了聚集活动，我有幸也可以悠哉地享受这虔诚与宁静的秋
野。

尽管是可惜的，那天我宿醉，正晕头转向得难受。但当
一棵大大的板栗树，挂着毛刺球球的醒目果实，出现在眼前，
还是让我为之精神一振。老友问：“要不尝尝？！”尝什么？我
不敢确定，后来得到证实，原来这就是所谓的板栗。

秋天是香甜的，因为满树看得见的板栗。老友是土生土
长的山里人，麻利地摘下几粒大毛球，青涩的“刺猬”感，丢在
古老的古板小路上，用鞋底左一下右两下，便让它开了“花”，
露出我在街上常买的那种咖啡色表皮。还未尝，我已沉浸在
糖炒板栗的香气里。只是未曾想，剥出来的肉质，咬在嘴里
并非粉糯细腻，更多的是干脆清甜的口感。

老友解释说：“板栗还要段时间，才能真正成熟。”原来如
此，但在现场尝试与平时我在城里去买的体验感，还真大不
相同。我想可能这一颗板栗里，更多了些灵气。

因为它头顶着秋日的云与天，脚踩的是这座小山村古老
的路与石。这棵在山村很有标志性的板栗树，正如一位内心
笃定宁静的哲人，坐在微拂的秋风中，像是笑盈盈地自语：该
来的总会来的，该走的也留不住！而我们这等俗人，为何还
会借酒消愁，焦虑那还未结束的烦忧呢？

我把老友剥好的板栗，塞了满满一嘴，细细咀嚼，慢慢品
尝，像是想透了某种人生。尽管仍然浑身冒着冷汗，深陷昨
夜酒精的折磨中，但我突然坚信这秋天里的第一颗板栗，能
帮我赶走那些傻乎乎的醉意。要面对的不顺心，都无非是稚
嫩而不够成熟的表现，我不妨像这颗山村里的板栗，笑盈盈
地自语：该来的总会来的，该走的也留不住！芳酣糯性的成
熟，自会在秋天来到！

秋天里的第一颗板栗

稻城亚丁之旅


